
日本应对低生育政策再探讨

丁英顺

　　摘　要：日本是少子老龄化问题严峻的国家，面对生育率下降带来的人口结构变
化，日本政府制定各种政策措施鼓励年轻人结婚与生育，以此努力提高生育率。尽管日

本社会低生育趋势没有停止，但是总和生育率从２００５年的１．２６提高到２０１７年的１．４３，

其应对措施可谓起到了缓解生育率下降的作用。重新考察日本为缓解生育率下降而实

施的政策及存在的问题，对我国应对少子老龄化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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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１９８９年，日本总和生育率①下降到１．５７，被当时的日本社会称为

“１．５７冲击”，从此日本真正开始重视生育率下降的问题。生育率的下降

是日本人口少子老龄化的主要原因，导致劳动年龄人口减少、社会保障

供给不足等问题。日本积极采取建立育儿支援体系、改善女性再就业环

境、促进“育人革命”等措施应对生育率下降的问题，以此努力控制人口

结构进一步失衡的趋势。

　　一、日本低生育状况及主要原因

　　日本生育率下降的历史可以追溯到１９７０年代中后期，正好也是日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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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总和生育率，指每个妇女育龄期间平均生育的子女数。



经济高速发展时期。过度竞争且过劳的工作环境，加上社会城市化速度

加快所带来的疏离与忙碌，养育成本暴增，育儿不再受人欢迎。生育率

逐渐下降，少子化现象明显。

（一）日本低生育状况

日本也曾一度成为高生育率的国家，１９４７～１９４９年，日本每年出生

人口数约为２６０万左右，出生率为３４．３～３３．０‰，是战后的第一次婴儿

潮时期。但１９５０年以后日本人口出生率急速下降，每年新出生婴儿的数

量大为减少。１９５５年，出生率急剧下降到１９．４‰。① 直到２０世纪７０年

代初有所反弹，迎来第二次婴儿潮时期。１９７１～１９７４年，日本每年出生

人口数超过２００万人，总和生育率超过２．０。在日本历史上，出生在这两

次生育高峰期的人被称为“团块世代”和“团块二代”。在“团块世代”出

生的人经历了战后的高速发展期和泡沫经济期。而“团块二代”则在大

学毕业就职高峰期正好遇到泡沫经济破灭，面临就业困难的问题。之

后，日本一直没有新的生育高峰形成，人口出生率逐年递减。１９８０年，日

本人口出生率为１３．６‰，１９９０年剧减至１０．０‰，出生率一路下滑。２００５

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－０．２‰，日本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，开始出现了人

口减少的现象。② 这样低的出生率意味着低生育意愿已经在日本社会扎

下了根。低出生率和长寿化并存，使得日本少子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

剧。根据日本总务省统计局公布的数据，截至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，６５岁及以

上老年人口达到了３５１９万人，占总人口的比率达２７．８％。其中，７５岁及

以上的“高龄老年人”③为１７５３万人，占总人口的１３．８％。０～１４岁的少

儿人口只有１５５８万人，占总人口的比率为１２．３％，１５～６４岁劳动年龄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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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〔日〕厚生労働省：「平成２８年（２０１６）人口動態統計の年間推計」，平成２８年１２月２２日。

ｈｔｔｐ：／／ｗｗｗ．ｍｈｌｗ．ｇｏ．ｊｐ／ｔｏｕｋｅｉ／ｓａｉｋｉｎ／ｈｗ／ｊｉｎｋｏｕ／ｓｕｉｋｅｉ１６／ｄｌ／２０１６ｓｕｉｋｅｉ．ｐｄｆ．
〔日〕厚生労働省：「平成２８年（２０１６）人口動態統計の年間推計」，平成２８年１２月２２日。

ｈｔｔｐ：／／ｗｗｗ．ｍｈｌｗ．ｇｏ．ｊｐ／ｔｏｕｋｅｉ／ｓａｉｋｉｎ／ｈｗ／ｊｉｎｋｏｕ／ｓｕｉｋｅｉ１６／ｄｌ／２０１６ｓｕｉｋｅｉ．ｐｄｆ．
在日本，６５岁以上老年人分为“前期老年人”（６５～７４岁）和“后期老年人”（７５岁以上），在
本文分别称“低龄老年人”和“高龄老年人”。



口为７５９４万人，占总人口的比率下降到５９．８％。① ２０１７年，日本新出生

人口数只有９４．１万人，创下１８９９年有统计数据以来的最低值，并连续两

年跌破百万大关。少儿人口的减少，意味着越来越少的劳动年龄人口需

要支持越来越多的退休人员的生活，社会保障的财政压力明显增加。

（二）导致日本低生育的主要原因

１．经济因素是青年男女不愿意结婚的主因

伴随经济发展缓慢，社会雇佣形式发生变化，新一代年轻人的机会

渐减，收入越来越低，直接影响结婚生子。日本在２０世纪泡沫经济破灭

以后，经济发展进入长期低迷状态，企业的终身雇佣制度发生变化，工作

方式出现了多元化趋势，年轻人中非正式员工所占比例逐渐增多。２０世

纪８０年代，日本的非正式员工以家庭主妇为主，而目前大批年轻人加入

非正式员工队伍，导致年轻人之间经济收入出现不均衡。根据厚生劳动

省的统计，日本非正式员工从２００４年的６０４万人增加到２０１５年的１９８０

万人，占企业员工总数的比率也从１５．３％增加到３７．５％。② 而且日本非

正式员工的工资水平远低于正式员工。２０１５年男性正式员工的月平均

工资为３４８，３００日元，非正式员工的月平均工资为２２９，１００日元，正式员

工高出非正式员工１１９，２００日元；女性正式员工的月平均工资为２５９，

３００日元，非正式员工的月平均工资为１８１，０００日元，正式员工高出非正

式员工７８，３００日元。③ 这既说明非正式员工与正式员工收入差距较大，

也反映出男女两性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收入差距。收入低、工作不稳定等

因素致使非正式员工不敢结婚，害怕婚后巨大的生活和精神压力。他们

对结婚没有信心，在收入不高的情况下不想承担过多的责任。这进一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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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〔日〕総務省統計局：『人口推計』、平成２９年１１月２０日。ｈｔｔｐ：／／ｗｗｗ．ｓｔａｔ．ｇｏ．ｊｐ／ｄａｔａ／

ｊｉｎｓｕｉ／ｐｄｆ／２０１７１１．ｐｄｆ．
〔日〕厚生労働省：『「非正規雇用雇用」の現状と課題』。ｈｔｔｐ：／／ｗｗｗ．ｍｈｌｗ．ｇｏ．ｊｐ／

ｆｉｌｅ／０６－Ｓｅｉｓａｋｕｊｏｕｈｏｕ－１１６５００００－Ｓｈｏｋｕｇｙｏｕａｎｔｅｉｋｙｏｋｕｈａｋｅｎｙｕｋｉｒｏｕｄｏｕｔａｉｓａｋｕｂｕ／

００００１２０２８６．ｐｄｆ．
〔日〕厚生労働省：『賃金構造基本統計調査』２０１６年版。ｈｔｔｐｓ：／／ｗｗｗ．ｍｈｌｗ．ｇｏ．ｊｐ／ｓｔｆ／

ｓｅｉｓａｋｕｎｉｔｓｕｉｔｅ／ｂｕｎｙａ／００００１２０７１４．ｈｔｍｌ．



加速生育率的下降和少子化的进展。

２．婚姻状况是影响生育的重要因素

生育孩子牵涉诸多因素，除经济因素外，真正起作用的是不婚不育

现象增多等一系列社会变化。近年来，不少日本女性在为结不结婚、生

不生孩子、生几个孩子而纠结，引起日本政府和社会的广泛关注。日本

教育的发展逐渐使更多的女性接受高等教育并拥有较高学历，从事工作

的女性数量开始增加。日本女性社会地位不断上升，其生活方式也随之

变化，专业主妇逐渐减少，职业女性不断增多，很多女性产生了少生或不

生孩子的想法。然而，在女性接受教育、从事工作，甚至参与政治的现象

迅速增加的同时，夫妻之间的角色分工以及家族内传统的性别不平等观

念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。因此，越来越多追求自我发展的女性不愿

意因过早结婚、生子而被束缚在家庭并失去工作。就算她们有足够抚养

孩子的钱，也还是不愿意生育，这导致日本的晚婚晚育及未婚率不断上

升。根据２０１８年《少子化社会对策白书》统计，日本男性初婚平均年龄从

１９８０年的２７．８岁上升到２０１６年的３１．１岁，同时期日本女性初婚平均

年龄从２５．２岁上升到２９．４岁。不仅晚婚成为惯常，日本人婚后生育第

一胎的年龄也越来越大。女性生育第一胎的平均年龄已达到３０．７岁，比

１９８０年上升４．０岁。而且终身不结婚的人口比率也在增多。２０１５年，日

本已满５０岁男女的“终生未婚率”①分别为２３．４％和１４．１％。② 结婚率的

走低，导致日本总体生育率的下降。

３．低欲望社会导致不婚不育

泡沫经济破灭之后，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低迷状态，很多年轻人都不

想承担各种风险和责任，日本社会逐渐进入低欲望社会。低欲望社会指

的是作为社会奋斗主力的年轻人开始对周围的一切丧失兴趣。例如，年

轻人没有买房、购车、结婚的欲望，谈恋爱觉得麻烦，无论男女更愿意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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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终生未婚率，指截止５０岁从未结婚的人口比率。
〔日〕内閣府：『平成３０年版 少子化社会対策白書』。ｈｔｔｐｓ：／／ｗｗｗ８．ｃａｏ．ｇｏ．ｊｐ／ｓｈｏｕｓｈｉ／

ｓｈｏｕｓｈｉｋａ／ｗｈｉｔｅｐａｐｅｒ／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／ｗ－２０１８／３０ｐｄｆｇａｉｙｏｈ／３０ｇａｉｙｏｈ．ｈｔｍｌ．



受一种自由自在的单身生活，不愿意结婚生子，日本进入宅文化盛行的

时代。此外也出现了和中国“啃老族”相似的“寄生单身”现象，这一人群

主要指不自立或不能自立的年轻人，他们无亲密朋友，不结婚，不生育。

特别是近年来出现了大批“中年啃老族”，未婚成年子女跟父母同住，不

承担住房、吃饭、洗衣以及日常各种开销。这些人不知道离开父母后如

何生活，更是没有能力结婚、生育。低欲望社会使日本社会发展失去活

力，进一步加重年轻人的不婚不育。

　　二、日本应对低生育的政策措施

　　面对生育率下降和少子化加剧的局面，日本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

采取了各种应对措施。日本应对低生育的政策措施内容广泛、种类繁

多，且对策指向非常明确，就是鼓励生育。

（一）加强育儿支援的体制建设

１．制定“天使计划”

面对生育率持续下降的现象，日本政府加大了育儿的社会支援力

度。１９９４年，日本制定“天使计划”。该计划主要提出要“构筑快乐育儿

的社会”，充实育儿支援制度，减轻育儿期父母的负担，以求能保持家庭

与工作的平衡。这是日本政府应对生育率下降提出的首个综合性政策。

具体做法是，要求托儿所和幼儿园延长托管时间，创造就职女性边工作

边抚养孩子的劳动就业环境，充实母子保健医疗服务等。１９９５年，日本

制定《育儿·护理休业法》，以法律形式对正在育儿的员工提供支持，使

他们能够做到家庭和工作两者兼顾，正式鼓励人们多生育孩子。“天使

计划”最初的工作目标是１０年，但生育率下降迅速，少子化形势较为严

峻，因此１９９９年日本政府在“天使计划”的基础上又制定了“新天使计

划”，进一步完善育儿支援服务体系。该计划以扩充托儿所功能政策为

核心，巩固了母子保健医疗体制，充实学校教育和校外活动、家庭教育

等，在改善育儿支援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。２００１年出台《两立支援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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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》，首次提出“待机儿童零作战”①计划，要求企业、地方政府参与管理和

培养孩子。

２．重点加强少子化对策

２００３年日本制定《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》，这成为日本解决少子化

问题的基本法律。该法明确了日本少子化对策的基本方向，完善育儿休

假制度和保育服务，指出国家和地方自治体有责任和义务制定少子化对

策。少子化问题成为日本政府需要解决的长期综合目标。２００４年６月，

依据《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》通过了《少子化对策大纲》，重点推进育儿

休业制度、鼓励父亲参加养育子女、缩短劳动时间、减轻养育子女的负担

等。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，日本发布了第一部《少子化社会白皮书》，积极支援和

推动生育政策，有效防止少子化问题的恶化。２００６年《新少子化对策》出

台，强调家庭的重要性，支持家庭育儿，呼吁国家、地方自治体、企业和社

区都要支持育儿的家庭。２０１２年３月，日本“少子化对策会议”与“儿童

育儿新体系会议”举行联合会议，讨论并决定了“关于儿童、育儿新体系

的基本制度”，动员全社会力量支持儿童及育儿家庭。

（二）改善女性再就业环境

１．扩大育儿设施建设并完善育儿补助政策

随着女性的高学历化以及“机会均等雇用法”“男女工资平等法”等

相关法律制度的颁布，日本女性就业人口保持不断增长的状态，希望同

时兼顾家庭及工作的女性也随之增加。由于日本女性婚后继续工作的

情况在增多，对保育设施的需求也随之增加，而日本家庭通常没有长辈

带孙辈的传统，０～３岁阶段儿童的照料问题阻碍日本女性走向社会。目

前日本各地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入托难问题，很多女性生完孩子后想重回

工作岗位，却因为孩子入不了幼儿园或保育园而无法如愿。日本的“待

机儿童”问题已经引发社会广泛担忧。截至２０１８年４月，日本全国“待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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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“待机儿童”是指儿童到了可以入学的年龄却无法入学，只能呆在家中排队等待入托。日
本导致产生待机儿童问题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托儿所、幼儿园以及幼师数量严重不足。



儿童”已增加到１９８９５人。① 这也是日本年轻人不敢生育的一个原因。

为了让更多的育儿女性走出家庭，日本政府通过各种方式增加婴幼儿教

育设施数量，解决入托难问题。首先，日本政府推出了扩大小规模保育

园定员人数的方案。根据日本相关法律规定，小规模保育园只能接收１９

名以下０～２岁幼儿。对此，２０１６年３月日本厚生劳动省发布“解决‘待

机儿童’的紧急对应措施”，将小规模保育园的定员人数增加到２２人，并

积极改善保育师的工作环境。② 其次，针对年收入不足３６０万日元的单

亲家庭，免除第二个及以后孩子的保育费，并且每月给予最多１万日元的

育儿补贴；三世同堂家庭在房屋改造时给予补助金并减免所得税等。③

２．建立与完善育儿休假制度

为进一步提高女性就业率，２０１５年日本制定了新的《少子化社会对策

大纲》，为期５年。新大纲列举以下几个重点课题：充实支持育儿对策；鼓

励人们适龄结婚、适龄分娩；关照多子女家庭，规定第三个孩子之后可免费

并优先进入保育园；改革男女工作方式，积极推动男性参与育儿和家务中。

在这背景之下，日本利用育儿休假的比率逐年上升。２０１６年７月，厚生劳

动省公布了“雇用均等基本调查”结果，在企业的正式员工中，２０１５年度利

用育儿休假的女性比率达到了８１．５％，男性利用育儿休假的比率也逐渐增

加。日本从１９９６年开始进行调查，当年男性育儿休假比率为０．１２％，而到

２０１５年增至２．６５％，达到了自调查以来的最高值。④ 日本男性利用育儿休

假制度的情况开始增加，这有利于女性兼顾家庭及参与社会活动。

２０１７年１月，日本开始实施《育儿·护理休业改革法案》，进一步完

善育儿休假制度。其主要内容包括，扩大育儿范围、灵活利用休假、鼓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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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日〕厚生労働省：「保育所等関連状況取りまとめ（平成３０年４月１日）及び『待機児童解
消加速化プラン』と『子育て安心プラン』集計結果を公表」、平成３０年９月７日。

ｈｔｔｐｓ：／／ｗｗｗ．ｍｈｌｗ．ｇｏ．ｊｐ／ｓｔｆ／ｈｏｕｄｏｕ／００００１７６１３７＿００００２．ｈｔｍｌ．
〔日〕「小規模保育所の定員拡大へ」、アメーバーニュース、２０１６年３月２９日。ｈｔｔｐ：／／

ｎｅｗｓ．ａｍｅｂａ．ｊｐ／２０１６０３２９－８８７／．
〔日〕「子育て、介護に重点」、『日本経済新聞』２０１６年３月３０日。
〔日〕厚生労働省：『平成２７年度雇用均等基本調査』、平成２８年７月２６日。ｈｔｔｐ：／／

ｗｗｗ．ｍｈｌｗ．ｇｏ．ｊｐ／ｔｏｕｋｅｉ／ｌｉｓｔ／７１－２７．ｈｔｍｌ．



男性利用育儿休假等，更重要的是强调企业方有义务遵守法案，必须执

行育儿休假制度。根据法律规定，日本企业员工一年有５～１０天（１个

孩子５天，２个孩子１０天）照顾生病孩子的假期，改革之前是以一天为单

位申请休假，改革之后可以半天为单位。① 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

了工作女性的育儿负担。

（三）推进“育人革命”，消除年轻人对婚育经济负担之忧

针对育儿成本不断上升的现象，安倍政府重新审视应对措施，重点

消除年轻人对婚育经济负担之忧。２０１７年９月，日本提出了“育人革

命”②，计划用３年时间集中投入约两万亿日元提高日本人的生育积极

性，将之作为应对少子老龄化的新举措。根据分配方案，一部分用在免

费幼儿教育及入托教育方面，拨给０～２岁幼儿１００亿日元左右；拨给３

～５岁幼儿８０００亿日元左右。０～２岁幼儿免费对象限定在免交居民税

的家庭（年收入低于２６０万日元）；对于３～５岁幼儿上幼儿园、保育园，不

论家庭年收入多少都实行免费。不过，针对学费较高的私立幼儿园仍需

征收一些费用。另有一部分用在高等教育作为低收入家庭子女上大学

的补助金，此项拨款为７０００～８０００亿日元。还有一部分是作为改善护理

人员工资待遇的款项，此项拨款约１０００亿日元。③ 此外，政府还从企业

筹集３０００亿日元用于建设幼儿园、保育园等设施，解决“待机儿童”问题。

２０１７年１０月日本召开“人生１００年时代构想会议”，调整企业界在完善

保育园方面承担的资金比率。日本期待将从企业筹集的３０００亿日元的

资金，用于完善幼儿园、保育园等设施。④ 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２８日，日本政府

在内阁会议上进一步制定了完善幼儿教育免费化的基本方针。拟从

２０１９年１０月起，无论家庭收入多少，只要是在经政府认定的幼儿园就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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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日〕厚生労働省：『平成２８年雇用保険制度の改正内容について』、平成２８年３月２９日。

ｈｔｔｐ：／／ｗｗｗ．ｍｈｌｗ．ｇｏ．ｊｐ／ｓｔｆ／ｓｅｉｓａｋｕｎｉｔｓｕｉｔｅ／ｂｕｎｙａ／００００１２０７１４．ｈｔｍｌ．
“育人革命”：安倍内阁为应对超老龄社会提出的改革措施，包括缓解社会保障支出不平
衡，对各个年龄层的教育及雇佣方式进行的改革。
〔日〕「幼稚教育無償化２００万人増」、『日本经济新闻』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９日。
〔日〕「保育所整備、企業負担増を」、『日本经济新闻』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２６日。



的３～５岁幼儿以及免交居民税的低收入家庭０～２岁幼儿的教育费全部

实行免费。在未被认定的幼儿园就读的幼儿，只需要家长能证明为双职

工，就可以获得每月最多３．７万日元（３～５岁幼儿）和４．２万日元（０～２岁

幼儿）的补助金。在私立幼儿园就读的幼儿每月可以获得２．５７万日元的

补助金。① 日本政府希望通过以上措施消除年轻人对婚育经济负担之忧。

　　三、存在的问题及启示

　　日本政府在危机感的驱动下，采取一系列应对低生育问题的政策措

施，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缓解作用，但收效并不明显。想要彻底解决这

个问题，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。日本应对低生育的政策既有积极的一

面，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。

（一）政府用于应对生育率下降的财政投入有限

在日本财政支出中，有关少子化对策的投入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仍

然处于较低水平。比如，法国、英国、北欧等国家把ＧＤＰ的３％，ＯＥＣＤ

各国把ＧＤＰ的２％投入到育儿方面，而日本勉强达到１％，日本政府对育

儿的社会保障支出甚少。② 虽然政府为帮助家庭抚养孩子提供了不少福

利，但这些福利还远远不能把生育率提高到接近人口更替水平③。增加

对育儿的社会保障支出需要提高税收和保险费率，但是从日本几次推迟

增加消费税的情况来看，这是一项很难实施的措施。到２０１９年１０月，日

本能否将消费税顺利提高到１０％还有待观察。日本要实现２０２５年将总

和生育率恢复到１．８以上的目标仍面临不少困难。

２０１７年９月，安倍首相在解散众议院之际指出，少子老龄化和朝鲜

问题一样是日本的“国难”，少子老龄化问题第一次成为日本解散众议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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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日〕「教育無償か１．５兆円 政府了承」、『日本经济新闻』２０１８年１２月２９日。
〔日〕森田富治郎：「日本における少子化問題の現状」、『コミュニティ』２０１６年第１５７期。

人口更替水平，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没有国际性迁入和迁出的情况，保持人口不增不减
的总和生育率水平。它取决于出生性别比和女婴的生存率。目前，世界发达国家在２．１
左右，日本为２．０７。



的理由，成为政党政权选举的主题。① 安倍希望在朝鲜半岛局势和少子

老龄化问题日趋严峻的时刻得到国民的支持。切实实施社会保障改革

方案，构筑中长期稳定的应对少子化政策，依然是日本面对的课题。

（二）性别平等意识仍很欠缺

日本政府针对女性生育与就业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，来帮助

女性摆脱无法兼顾家庭和工作的困境。但是，日本社会还存在着比较顽

固的性别分工意识，女性在就业、工资待遇、升职等方面仍处于相对弱势

的地位。根据世界经济论坛（ＷＥＦ）发布的《２０１７年全球性别差别指数

报告》，日本男女平等排名再次后退，居１１４位，刷新历史最差记录。② 排

名显示，日本女性经济参与程度较低，存在同工不同酬、企业管理层女性

比例过低等问题。和社会发展水平相比，日本传统家族系统的变化相对

缓慢，仍保持着保守的家族意识，特别是支持“男主外、女主内”的人仍然

不少。这种社会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导致越来越多女性为了避免放弃自

己的事业而选择晚婚晚育甚至不婚不育。由此，生育率下降的问题将会

持续，日本想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，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。

（三）主管少子化的政府部门不稳定

日本内阁中负责少子化对策工作的主要责任人任期过短，难以从中

长期角度思考少子化应对措施。安倍第一次出任首相后，于２００７年在内

阁府新设了“少子化对策担当大臣”一职，专门负责推动少子化对策的制

定和实施。但与其他领域的大臣相比，负责少子化的大臣更换频繁，在

１０年内已更换２０届，前后共有１７人出任该职务。这种情况不利于应对

少子化长期计划的制定和执行，很难抑制不断加剧的低生育问题。而且

日本政府和政治家们多把精力用于赢得选举，制定的政策更多地倾向于

人数多而且参与选举活动程度较高的老年人群体，往往缺乏对年轻人切

身问题的关注与支持。因此，在应对少子化问题上难以制定着眼于长

远、具有战略性意义的政策，即使制定了也难以长期执行下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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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日〕「少子高齢化 静かな有事」、『産経新聞』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１４日。
〔日〕「男女平均指数日本は１１４位」、『日本经济新闻』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日。



综上可见，日本政府从１９９４年的“天使计划”到２０１７年的“育人革

命”，推出了众多应对措施来解决生育率下降的问题。尽管日本人口的

出生率与２００５年相比已略有上升，但仍难以根本解决人口少子老龄化问

题。由日本人口少子化危机可见，遏制生育率下降进程需要时间上的提

前量。人口问题具有慢热性，要做到未雨绸缪。日本总和生育率１９７０年

降至更替水平附近，只有２．１３，已经蕴藏了更低生育率的内在趋势和强

大惯性，但真正重视少子化问题是在１９８９年总和生育率下降到１．５７之

后。“１．５７冲击”唤醒了日本政府对少子化问题的高度重视，使之开始采

取一系列应对措施，但日本的出生率仍持续走低。说明一旦生育率降

低，形成低生育文化，即使再采取鼓励生育政策，效果也极为有限。

目前，中国也面临同样的问题。中国是人口大国，人口太多的观念

已经根深蒂固。但实际上中国的出生人口整体大幅度萎缩。根据２０１０

年人口普查数据，８０后、９０后、００后的人口分别是２．１９亿、１．８８亿、１．４７

亿。从８０后到００后不到一代人的时间，出生人口萎缩了３３％。① ２０１５

年国家制定“全面二孩”政策时有些专家预测出生人口将有所增加，但是

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，２０１７年全年出生人口１７２３万人，比２０１６

年减少 ６３ 万人，出生率从 ２０１６ 年的 １２．９５‰ 减少到 ２０１７ 年的

１２．４３‰，②中国提高生育率不容乐观。人口问题是个复杂的社会问题，

解决低生育率需要系统思维。从日本经验教训来看，首先，需要针对年

轻一代的各种顾虑，切实解决他们不愿生育、不敢生育的问题，尽早抑制

生育率下降的趋势；其次，提高适龄青年的结婚率是解决生育率下降的

关键。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，年轻人的婚育观念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，

晚婚、不婚等现象越来越常见，婚姻不再是唯一的选择。而且年轻人工

作压力大，社交圈子小，适龄青年的婚姻问题已成严重的社会问题。应

采取更为积极的措施解决适龄青年的婚恋问题，提高结婚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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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建章、黄文政：《人口创新力》，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，第２７１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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